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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结构变迁
及其核心研究议题与未来方向展望

文      谷俞辰   李新宇   陆杰华

家庭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互动组织和初级群体，其变迁势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关系在家庭语境下的重构，而这一重构的过程也在不断挑战着中国传统家庭的内

在稳定性，使家庭结构、功能、空间等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转变不仅影响着家庭本

身的稳定存续，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结构作为这一互动组织的构成要素之一，其变迁的过程也引起了学界广泛的

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家庭现代化理论，通常

选择将家庭变迁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视角之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中进行研究。学者们大

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数据和个案，或者利用现有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

对家庭结构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客观总结和分析家庭结构变迁的驱动力与基本表现、传统

与现代相碰撞产生的消极后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结构动

态变迁突出表现出了家庭规模小型

化、类型多元化、结构核心化、核心

网络化等方面的鲜明特点，而这又进一

步体现在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养老模

式的转变上。家庭人口变迁的全过程在新

中国成立以来几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有着非

常明晰的反映。人口普查数据将家庭结构这

一项分为规模和类别两个部分，体现在数字上

即家庭人口数和家庭代数。在 1953 年第一次人

口普查中，家庭户规模为 4.3 人，1964 年和 1975

年有所回升但未超过 5 人，1990 年首次跌破 4 人，

2000 年为 3.4 人左右，而 2010 年

仅 为 3.1 人。 此 外， 家 庭 代 数 也 在

不断减少，1930 ～ 1982 年间，一代

户 从 1930 年 的 2.5% 升 至 1982 年 的

12.8%；二代户从 48. 9% 升至 67.3%；

而 三 代 户 的 比 例 从 48.5% 降 至 19.7%。

1982 ～ 1990 年间，大约 2/3 的家庭为二代

户家庭，多代家庭均约占全部家庭的 1/5，

一代户基本保持不变。在最近的五普和六普调

查数据中，一代户比例由 2000 年的 28% 升至

2010 年的 34%，二代户比例由 58% 降至 48%。

这一变化对应到家庭结构类型上，反映了核心家庭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结构变迁过程及表现



28 | 人口与健康 2019 NO.10

人口与发展

尤其是一对夫妇核心家庭占比逐渐上升，大家庭的比

例渐趋下降的过程。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所反映的家庭结构变迁的特

点，可以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

段是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前后；

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至今。由于第一阶段人口统计相

关数据残缺，所以可信度高的研究较为缺乏。但是变

迁的基本过程和特点是具有共识性的：即这一阶段的

家庭人口规模呈现出一条有起伏的曲线，即总体上升，

但波动性地先升后降的趋势；对应到家庭结构类型上，

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小家庭日益增多，

而多代重叠的直系大家庭和同胞兄弟婚后仍不分家的

联合大家庭已在大量减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

改革引发大量农村家庭分家分户，传统的联合家庭减

少，家庭户数量激增、规模和代数锐减。此后，随着

生活质量的提高，高生育率和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使得

家庭规模略有增大，且受到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家庭又

有了联合的趋势。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计划生

育政策实施，生育率再次发生变化，家庭规模开始持

续快速缩小。

由于人口普查等数据可信度的提高和调研、统计

条件的改善和技术的完善，加上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环

境的向好，对于家庭结构变迁第二阶段的研究显然更

为丰富和详实。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家庭结构在新中

国成立以来变动剧烈：核心家庭中的一对夫妇家庭户

占比有显著上升；而特殊的家庭类型，例如丁克家庭

等比例有所上升，家庭类型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鲜明

特点。改革开放后的家庭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结构简化，在家庭人口规

模不断减少的同时，家庭户内部的代数也在锐减，一

代户和二代户成为家庭结构的主体。受家庭代数减少

的影响，核心家庭户作为中国家庭的主要形态，其内

部不同类型的家庭比例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中一

代夫妇核心家庭户和二代标准核心家庭户分别是升幅

最大和降幅最大的家庭类型。二是家庭老龄化与居住

模式变化，在人口老龄化的宏观背景之下，中国家庭

“老龄化”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

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而伴

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少子老龄化”现象严重，加剧

了家庭的养老压力，且造成了较为普遍的老年人独居

现象。三是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如单亲家庭、

重组家庭、不完整的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隔代家庭、

空巢家庭、丁克家庭以及同居和同性恋等尚未被承认

的家庭类型。但是就短期而言，在近二三十年中，家

庭结构的延续和稳定的特性远远大于改变，传统的家

庭形式因素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传统的婚姻

家庭伦理观念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但“家本

位文化”的责任伦理依然保留和延续下来，成为维持

中国整体家庭结构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为家庭

结构变迁所造成的养老等问题提供了具有传统特色的

解决方案。从宏观的家庭结构模式来看，核心家庭和

主干家庭依然是最基本的家庭类型。相对于西方国家

而言，中国依然保持着较低的离婚率，极低的不婚不

育和丁克家庭比例以及非婚生育率。因此，家庭人口

变迁的过程并不仅仅是现代理念取代传统思想的过

程，而是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博弈，最后发生共存和

融合，中国的家庭结构从而呈现出了一种多元的、具

有地域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模式。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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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核心议题梳理

纵观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家庭结构变迁的相

关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往往以当代中国社会

整体转型过程作为研究基础，将家庭结构作为家

庭变迁这一大议题下的一个分议题。首先将研究

视角集中在变迁这一过程本身，运用定量的研

究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从而对家庭结构做出

一个横向的时间对比，描绘出变迁的曲线，

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出不同的家庭类型数量、

居住方式是如何变动的，其变动有何典型

特征。而基于对变迁过程的整体把握，研

究者们还会从纵向的问题衍生的角度来

关注一些基本议题，如家庭结构变迁

的背景条件、基本特点、涵盖内容及

社会影响；同时对这些基本议题有所

拓展，如将家庭结构变迁过程置于民族

家庭与农村家庭等特殊维度下来讨论。

因此，除了对前面所提及的家庭结

构整体性和分阶段的变迁过程和特点重

点关注以外，学界对于家庭结构流变的驱

动力与基本表现也有很多相关研究，大多

数学者强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通

过人口转变的发生和新的人口行为对中国当

代家庭形态的主导性影响，认为其与家庭结

构转变具有相互伴生的鲜明特征：社会转型

使家庭所依托的环境发生变化，从而对其外在

形态、规模和内在关系产生影响，包括生育行

为、人口空间分布和人口结构变动对中国当代

家庭形态的作用，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对代际

关系功能发挥和维系的多重性影响。

而在这种社会转型状态下，婚恋观、社会经

济环境和生育政策等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动，中国

当代家庭基本结构的发展趋势呈现出现代和传统交

织的双重作用特点，即规模小型化趋势与直系家庭

的维持并存、同质型家庭结构转向多元型家庭结构、

家庭功能社会化、家庭关系简单化、传统的人身依

附或等级隶属关系转向现代的民主平等关系等；同

时表现出转型社会下城乡社会多方面二元对立的

特征，以及现代文明和西方思潮冲击下传统生育

观、养老观、家庭观的变迁。

就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中传统与现代

相碰撞产生的消极后果及其政策建议，学界

普遍认为，家庭结构核心化与小型化及家庭

关系和家庭类型多元化趋势虽然与现代社

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但同时也给社会

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

会问题，其中包括家庭空巢化对家庭

养老功能的弱化和社会养老资源的负

担、隔代直系家庭的骤增使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缺失问题更为严峻、漂泊家

庭和分离家庭使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户

籍制度和家庭伦理道德逐渐失去了原有

的社会基础。据此，一些学者提出，我

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系呈现“去家庭化”与

“再家庭化”相博弈的特征，亟需在尊重

我国家庭传统和把握家庭发展趋势的基础

上重构我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系，支持和引导

现代家庭发展。

同时，一些研究将切入点与目光置于更

加微观的研究议题，即基于中国转型期特有的

城乡差异和阶层分化现状，从宏观普遍的中国

家庭总览深入到一些特殊家庭维度，包括流动

家庭和留守家庭、欠发达地区家庭、民族地区

家庭、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的二元分割局面、家

庭的个体化和私人化，探讨的范围涉及到家庭结

构的缺失与不完整、家庭结构与薄弱家庭保障能

力的不匹配、家庭功能的选择性转移和适应性变化、

家庭轴关系的转变和未来发展方向等。总体来看，

主要着眼于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中国社会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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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和复杂化情况所导致的个别家庭的非典型问题，

旨在呼吁对传统家庭功能的积极修复和社会支持体系

的有力支撑。

此外，现有的相关分析对这种变动对中国社会所

带来的显性与隐形冲击已经有所意识和涉猎：即在社

会转型期的基本语境下，我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系并不

能较好地满足家庭结构变动的“形式核心化”与“功

能网络化”特点，导致社会养老、儿童教育、社会整

合等问题的出现与加剧。针对这一问题，部分学者也

致力于提出可行的社会和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家庭

结构转型的平稳过渡，缓和家庭内部及社会矛盾，推

动社会整合进程。

三、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的局限性及其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学界对于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迁这

一议题的探讨起步较早，关注的问题较为广

泛，几乎贯穿我国的社会转型期至今的七十

年时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代家

庭结构变迁的相关学界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最典型的一点即为过分强调变迁的方面，而忽

视了变迁过程的渐进性与局部性，即对中国家

庭转变中依然普遍存在的中华文化语境下的重

要稳定因素关注不足，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七十年时间中，我国家庭基本结构随着社会

变革受到了来自外部的种种硬性与软性的冲击，

从而在内部展开了应对性的调整与演变，但从精

神层面而言，家文化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且并非

总是负面的。即使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家庭结构

变迁的速度骤然加快，但一些传统的家庭认知和

价值依旧呈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对我国家庭

结构的深层根基与典型表现始终存在不可小觑的影

响。

同时，学界的大量研究基本以宏观的定量研究

为主，一般基于家庭相关的国家统计数据，并通过

专业统计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再基于此进行对自己

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但相较之下，研究中微观的个

案分析极少甚至没有，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未能亲

身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进行实际性体验，

造成对处于家庭结构变迁浪潮中的个体生活

观察与了解程度较低，研究中对于“人”的

关注明显不足。且研究内容中所引用的数据，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早期数据，存在一

定程度的缺失，研究的可信程度被大大削弱，

导致研究的精准性与针对性降低。

而就未来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迁议题的探

讨而言，在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与社会逐渐转

型的现状下，加之传统的瓦解与西方价值的传

入趋势，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趋势特点将得到

进一步的强化甚至是异化，而其所带来的问题无

疑也将日益凸显并加剧，走向多样化与复杂化。

在学界目前已经基本对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驱动

力与表现形式实现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未来对家

庭结构变迁的研究可能将更多地侧重于其衍生出

的普遍抑或特殊的社会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相关

调查与分析的问题导向将有所强化并成为主要方

向，侧重点将被转移至如何更有效地解决家庭变迁

衍生出的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整合进程，以减少国

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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